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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天
，
淅
淅
瀝
瀝
的
小
而
一
直
不
停
，
台
大
正
在
期
中

考
，
濕
瀧
濰
的
走
廊
裏
一
堆
堆
捧
書
而
諮
的
學
生
p

穿
過
文

學
院
的
大
廳
，
走
廊
的
第
二
間
正
是
外
文
系
敎
授
王
文
興
的

硏
究
室
。
古
舊
厚
重
的
小
門
，
上
面
還
有
粗
粗
的
鐵
絲
網
，

屋
內
是
地
板
，
走
動
起
來
發
出
沉
重
的
聲
響
，
窗
子
是
那
種

往
上
推
起
式
的
，
整
間
屋
子
散
發
着
一
種
古
老
的
氣
氛
。
屋

內
半
壁
書
概
，
一
座
小
冰
箱
，
兩
張
對
面
而
放
的
大
椅
子
，

一
張
書
桌
，

一
張
沙
發
床
，
整
潔
有
致
。
這
間
三
坪
不
到
的

小
房
間
就
是
王
文
興
讀
書
｀
辦
公
、
休
憩
｀
i為
作
的
地
方
。

每
天
出
了
家
門
後
，
除
了
敎
課
，
他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就
在
這

間
屋
子
裏
。

認
得
王
文
興
的
人
都
知
道
，
多
年
來
他
一
直
堅
持
着
敎

書
、
寫
作
、
讀
書
的
生
活
。
他
極
少
參
加
外
面
的
聚
會
，

既
使
是
文
敎
的
活
動
。
每
天
，
他
固
定
要
寫
二
到
四
個
小

時
。
除
了
寫
作
讀
書
外
，
他
幾
乎
認
爲
其
他
的
事
都
沒
有
意

義
。

詩
人
楊
牧
(
葉
珈
)
晉
說
過
,
王
文
興
的
小
說
中
表
視

得
最
沉
着
有
力
的
主
題
是
：
命
運
。
他
說
：
「
不
論
他
的
題

夏
胤
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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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
是
什
麼
，
角
色
是
什
麼
，
貫
穿
他
的
材
料
的
是
一
根
命
運

的
線
…
…
儘
管
命
運
的
面
目
和
它
加
諸
小
說
人
物
的
方
式
不

一
，
王
文
興
小
說
裏
的
人
物
總
圍
繞
在
一
種
險
暗
的
氣
流
裏

，
各
種
方
式
的
突
出
，
往
往
只
能
跌
入
各
種
方
式
的
悲
傷
。

」

楊
牧
這
番
對
王
文
興
小
說
的
評
語
可
以
說
是
明
顯
而
客

觀
的
，
也
是
大
部
分
讀
過
王
文
興
作
品
的
人
能
移
苟
同
的
一

點
。

從
「
龍
天
樓
」
、
「
玩
具
手
槍
」
到
「
家

變
」
，
王
文
興
小
說
裏
那
些
現
象
，
從
他
的
筆

下
赤
裸
裸
活
生
生
的
表
白
出
來
，
就
如
同
事
箕

一
般
，
那
股
揖
人
的
氣
氛
，
更
有
一
種
「
恐
怖

與
殘
酷
的
現
貫
人
生
」
的
感
受
。
爲
什
麼
他
總

以
極
盡
諷
刺
與
無
奈
的
強
烈
的
悲
哀
的
方
式
來

處
理
他
小
說
中
的
人
物
及
故
事
？
難
道
生
命
中

沒
有
愛
嗎
？

他
說
：
「
我
並
不
否
定
生
活
中
有
愉
快
的

一
面
，
這
只
是
我
個
人
認
爲
選
擇
那
一
個
題
材

寫
作
較
有
意
義
的
問
題
。
也
許
我
寫
作
時
曾
想

到
過
喜
劇
的
內
容
，
但
放
粲
了
。
如
果
要
寫
喜

劌
以
後
也
來
得
及
，
何
況
喜
劇
很
難
寫
。
在
未
來
的
十
幾
年

裏
我
是
沒
辦
法
應
付
喜
劇
的
。
其
痕
我
看
到
的
人
生
也
沒
有

誇
張
到
我
寫
的
那
個
地
步
。
如
果
說
我
的
作
品
表
現
得
極
端

些
，
我
想
這
恐
怕
是
風
格
的
問
題
，
一
件
事
要
過
濾
提
鍊
的

結
果
，
就
是
誇
張
的
結
果
。
我
不
是
一
個
生
活
面
廣
泛
的
作

家
，
我
只
想
往
深
刻
方
面
去
寫
。
有
人
寫
得
廣
像
托
爾
斯
泰

。
也
有
人
寫
得
深
像
康
拉
德
、
福
克
納
，
這
無
所
謂
誰
比
誰

好
，
只
是
方
向
不
同
。
」

｀
戶
．
｀
，
坑
·
·

団
勺
國
，

勺
，
｀
弋
；

，
芸

．
心

~
~
 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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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文
興
的
幾
個
短
篇
小
說
像
「
命
運
的
迹
線
」
潯

「
欠

缺
」
、
「
寒
流
」
、

「
黑
衣
」
以
及
後
來
的
長
篇
「
家
變
」

，
都
是
以
孩
童
或
靑
少
年
爲
主
角
或
背
景
，
以
孩
提
的
悲
侮

及
恐
懽
刻
劃
出
人
生
。
正
如
楊
牧
所
說
的
「
幼
年
的
悲
侮
比

成
年
的
悲
傷
更
動
人
」
。
爲
什
麼
在
他
不
算
多
的
作
品
中
，

這
種
寫
作
背
景
的
文
章
佔
了
許
多
篇
？
他
對
他
個
人
的
童
年

有
着
怎
樣
的
評
價
？
他
說
：

「
我
的
童
年
與
旁
人
沒
有
太
大
的
不
同
。
也
許
因
爲
我

上
學
較
晚
，
在
小
學
三
年
級
之
前
我
的
生
活
是
一
片
空
白
的

過
程
。
我
沒
有
交
上
朋
友
，
每
天
始
終
如
坐
牢
一
樣
。
但
這

種
獨
處
的
生
活
接
成
了
我
獨
思
的
習
慣
，
也
許
那
時
我
太
小

，
並
沒
有
想
問
題
。
但
對
我
今
天
的
閱
讀
和
寫
作
都
有
照
助

，
也
決
定
了
我
今
天
走
上
文
學
的
路
子
。

「
我
想
，

一
個
三
十
多
歲
的
人
囘
頭
，
只
有
童
年
可
想

，
也
只
有
童
年
的
經
驗
可
用
，
也
許
到
我
四
、
五
十
歲
時
我

可
動
用
二
言
三
十
歲
的
經
驗
。
」

王
文
興
在
台
大
外
文
系
唸
書
時
，
正
是
台
大
外
文
系
的

文
風
最
盛
時
期
，
和
他
同
時
的
白
先
勇
、
歐
膈
子
、
陳
若
曦

這
些
年
也
一
直
在
寫
作
。
王
文
興
是
他
們
之
中
寫
得
較
少
的 一

位
。
自
從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他
的
長
篇
小
說
「
家
變」
出
版

後
，
王
文
興
成
爲
頗
受
人
注
目
及
討
論
的

一
位
作
家
。
而

一

般
人
爭
議
最
多
的
就
是
「
家
變
」
中
的
文
字
問
題
。
他
運
用

了
一
般
人
很
少
用
的
字
，
也
創
出
了
一
些
新
字
。
各
方
的
意

見
很
多
，
贊
成
的
、
反
對
的
都
有
：

林
海
音
：

「
家
變
」
中
的
怪
文
字
有
的
地
方
是
文
不
文

，
白
不
白
，
瑁
到
最
彆
扭
的
地
方
，
我
自
然
不
免
要
停
下
來

推
敲
推
敲
，
後
來
我
索
性
不
管
它
文
字
的
變
化
了
，
因
爲
我

急
欲
了
解
的
，
是
它
的
人
物
，
它
的
動
作
，
這
樣
一
來
，
這

些
怪
文
字
對
我
來
說
就
有
些
視
若
無
睹
。

子
于
：
我
不
反
對
語
言
創
新
。
只
要
說
「
家
變
」
這
種

創
新
，
阻
礙
了
我
對
它
的
貼
近
。
比
方
我
正
專
心
嗩
着
的
當

中
，
看
到
個
「
葩
」
字
，
立
刻
使
我
轉
念
，
我
要
想
它
念
什

麼
，
是
不
是
個
中
國
字
。
這
樣
一
下
打
斷
我
的
專
心
。
讀
下

來
的
情
趣
打
斷
。
；
：
語
言
對
我
說
是
造
成
了
一
種
反
作
用

，
未
免
多
餘
。

張
健
：
站
在

一
個
國
文
老
師
的
立
場
，
對
於
王
文
興
在

文
字
上
的
用
法
，
我
是
反
對
的
。
可
是
站
在
一
個
作
家
與
批

評
者
的
立
場
，
對
於
一
個
誠
懇
的
作
者
，
以
他
苦
心
經
營
創

造
出
一
種
新
面
目
的
文
學
，
這
是
很
值
得
注
意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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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門
：
「
家
變
」
內
記
言
的
變
革
，
將

「
詩
」
的
素
質

大
盪
注
入
小
說
的
語
言
，
引
起
小
說
語
言
發
生
質
變
，
獲
得

新
的
生
機
與
效
果
。
確
是
一
種
不
凡
的
穴
驗
。

張
系
國
：
我
讀
「
家
變
」
一
則
以
喜
，
一
則
以
懽
，
喜

的
是
中
國
文
壇
出
現
了
一
本
值
得
討
論
的
作
品

，
懼
的
是
盡

裏
一
大
串
怪
字
，
在
電
子
計
算
機
裏
要
怎
樣
才
能
適
應
？
可

是
當
我
拿
給
與
王
文
興
是
小
同
鄉
的
內
人
看
時
，
却
大
爲
讚

許
，
她
說
輻
州
話
裏
就
是
這
麼
講
的
，
可
見
王
文
興
的
作
品

的
確
很
眞
攷
。

朱
西
寧
：
如
果
文
字
不
移
使
用
，
就
必
須
自
己
再
造
'

同
時
，
我
們
也
曉
得
語
言
的
來
源
，
無
法
取
自
我
們
大
家
已

熟
知
的
東
西
。
格
言

、

慣
用
語
在
我
們
中
間
目
前
還
只
能
當

作
一
種
工
具
來
使
用
。
我
主
張
小
說
的
語
言
一
方
面
必
須
從

方
言
裏
尋
找
更
豐
富
的
涵
義
，
一
方
面
需
要
造
新
字
，
以
補

原
有
文
字
的
不
足
。
新
字
的
產
生
最
初
當
然
會
有
奇
怪
的
感

覺
，

但
是
慢
慢
的
也
就
習
慣
了
。
如
果
說
誼
「
家
變
」
不
習

慣
，

這
是
很
自
然
的
現
象
。
但
是
讚
者
應
該
試
着
去
習
慣
王

文
興
，
而
不
應
該
要
求
王
文
興
來
習
慣
牘
者
。

張
濂
良
：

我
以
爲

「
家
變
」
對
文
字
的
貢
獻
有
下
述
幾

項
：
第
一
｀
作
者
更
新
了
語
言
富
恢
復
了
已
死
的
文
字
，
使

它
產
生
新
生
命

，
進
而
充
分
發
揮
文
字
的
力
蔬
；
第
二
、
他

把
中
國
象
形
文
字
的
特
性
發
揚
光
大
；
第
三
丶
爲
了
求
語
言

的
稍
確
性
，
主
要
是
聰
覺
上
的
，
他
創
造
了
許
多
字
詞
。

歐
陽
子
：
王
文
興
爲
什
麼
選
用
這
些
怪
異
的
助
詞
？
除

了
標
新
立
異
外
，
是
否
還
有
其
他
目
的
？
我
認
爲
有
。
我
認

爲
王
文
興
意
在
訴
諸
視
覺
與
聽
覺

；
也
就
是
說
，
他
企
圖
以

異
於
尋
常
之
字
，
刺
激
我
們
的
眼
睛
，
而
視
覺
一
旦
受
到
刺

激
，

聽
覺
也
就
銳
利
起
來
。

在
衆
說
紛
紛
中
，
王
文
興
自
己
似
乎
一
直
沒
有
公
開
做

過
說
明
。
在

「
家
變
」
文
字
討
論
熱
潮
過
去
後
的
今
天

，
我

要
求
他
對
「
家
變
」
的
文
字
問
題
表
示
一
點
意
見
。
他
說
：

「
有
人
喜
歇
『
家
變
』
的
文
字
，

我
當
然
高
興
，
這
證

明
我
的
寫
法
有
用
。
至
於
不
喜
歡
的
人
，
我
甚
至
覺
得
也
許

他
要
等

一
等
來
習
慣
。
我
不
希
望
改
變
自
己
，
而
希
望
讀
的

人
能
改
變
。

「
至
於
說
我
爲
什
麼
要
用
這
種
文
體
，
我
認
爲
這
是

一

種
自
然
現
象
。
在
我
創
作
的
時
候
，
覺
得
只
有
這
種
語
言
適

合
表
逹
我
的
題
材
。
我
忘
記
了
它
的
特
殊
，
我
才
用
它
，
這

是
很
主
觀
的
認
爲
。
」

「
今
後
你
寫
作
時
是
不
是
仍
用
這
種
文
體
？
外
界
的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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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有
沒
有
影
響
你
？
」
我
問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強
調
的
是
這
完
全
是
一
種
自
然
現
象
，
如

果
改
變
反
而
會
不
自
然
。
我
不
能
爲
了
附
合
旁
人
而
矯
柔
造

作
。
我
的
下
一
部
作
品
恐
怕
仍
是
用
這
種
文
體
，
所
以
我
說

我
不
受
影
響
。
」

目
前
王
文
興
正
在
寫
一
部
長
篇
巨
著
，
他
準
備
花
一
，

二
十
年
的
時
間
完
成
。
他
透
露
，
這
部
作
品
故
事
的
範
圍
要

比
以
前
廣
，
人
物
也
多
些
，
但
是
主
角
只
有
一
個
，
重
點
仍

在
於
對
人
生
的
主
觀
的
觀
察
。

「
家
變
」
曾
花
了
七
年
的
時
間
寫
成
，
以
多
年
來
持
繽

每
天
一
定
要
寫
二
到
四
小
時
的
情
形
來
看
，
他
寫
作
的
速
度

爲
什
麼
會
這
麼
緩
慢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從
前
我
寫
得
很
快
，
我
早
期
的
短
篇
往
往
一
、
兩
天

就
寫
成
。
那
時
寫
出
來
的
文
字
與
自
己
的
標
準
有
一
段
距
離

。
往
往
想
到
的
文
字
模
模
糊
糊
的
彷
彿
在
眼
前
，
寫
出
來
却

又
不
是
那
個
句
子
。
到
寫
「
龍
天
樓
」
時
，
我
才
知
道
怎
樣

把
握
住
自
已
該
寫
的
風
格
，
知
道
怎
樣
安
排
句
子
，
甚
至
標

點
符
號
。
因
此
從
「
龍
天
樓
」
之
後
我
就
寫
得
慢
了
。
曾
經

有
一
、
兩
年
的
時
間
我
一
天
只
寫
三
十
個
字
。
最
近
我
慚
慚

習
慣
這
種
寫
法
了
，
但
也
快
不
到
早
期
寫
作
的
速
度
了
，
現

在
我
一
天
大
概
寫
一
百
字
。
如
果
上
午
沒
課
，
我
就
在
家
寫

，
如
果
上
午
有
課
我
就
下
午
寫
。
」

王
文
興
寫
作
並
沒
有
什
麼
特
別
的
習
慣
，
只
是
需
要
絕

對
的
安
靜
。
因
此
他
常
需
要
固
定
的
噪
－
音
來
掩
蓋
住
其
他
的

磬
－音
。
在
家
裏
他
通
常
是
用
一
個
小
電
風
扇
，
在
學
校
研
究

室
就
是
開
冷
氣
。
當
然
如
果
眞
是
很
寧
靜
的
話
，
他
也
就
不

需
要
開
電
風
扇
或
冷
氣
了
。

他
說
：
「
雜
磬
及
打
擾
會
破
壞
我
寫
作
時
句
子
的
節
奏

，
一
句
話
寫
到
一
半
被
打
斷
了
，
要
再
接
上
，
必
須
要
花
很

多
的
時
間
去
重
複
囘
憶
前
面
的
句
子
的
節
奏
，
以
便
找
出
適

當
的
字
繼
繽
下
去
。
這
也
是
我
寫
作
慢
的
原
因
。
」

「
改
動
包
括
在
我
寫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我
儘
暈
避
免
寫
完

後
再
去
改
動
。
不
是
怕
麻
煩
，
只
是
常
常
爲
了
改
動
一
個
字

，
不
得
不
把
前
後
都
改
，
等
於
改
寫
。
因
此
改
過
的
地
方
痕

跡
很
淶
，
十
分
惹
眼
。
所
以
我
在
寫
時
特
別
小
心
，
也
就
很

慢
。
」從

這
一
點
可
以
看
出
王
文
興
是
個
相
當
重
視
文
字
的
作

家
。
他
認
爲
文
字
就
是
烘
托
內
容
的
方
法
，
文
字
不
移
清
楚

，
對
小
說
的
效
果
會
打
上
大
大
的
折
扣
。
他
說
：

「
對
於
一
個
受
過
寫
作
訓
練
的
人
來
說
，
寫
作
除
了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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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，
別
無
其
他
。
外
國
作
家
S
t
e
i
n曾說
過
，
寫
作
就
是
把

恰
甞
的
字
放
到
恰
當
的
位
置
。
我
想
，
我
還
可
以
加
上
一
句

r
把
恰
當
的
標
點
放
到
恰
當
的
位
置
。
」
我
經
常
爲
了
找
一

個
恰
當
的
字
找
遍
了
它
的
每
個
同
意
字
。
運
氣
好
，
找
到
了

我
想
要
的
，
運
氣
不
好
，
甚
至
可
以
發
明
一
個
字
。
」

「
家
變
」
的
文
字
是
大
家
注
目
的
，
而
它
的
內
容
也
曾

使
文
壇
上
掀
起
了
一
點
浪
花
。
有
人
認
爲
「
家變
」
表
示
出

了
社
會
的
變
動
，
給
予
一
個
人
成
長
過
程
中
心
理
上
不
同
的

影
響
。
有
人
認
爲
「
家
變
」
寫
出
了
年
輕
一
輩
對
老
一
輩
心

理
的
變
化
。
有
人
認
爲
書
中
主
要
的
人
物
代
表
了
現
代
肚
會

的
某
種
寓
意
。
作
家
歐
陽
子
更
認
爲
它
提
出
了
敎
育
問
題
，

人
情
味
，
公
德
心
，
乃
至
退
休
制
度
，
公
務
員
待
遇
等
問
題

。
王
文
興
本
人
對
這
些
說
法
作
何
解
釋
呢
？
他
當
初
創
作
的

動
機
是
什
麼
呢
？

他
說
：
「
我
不
反
對
別
人
對
我
的
作
品
作
這
些
解
釋
，

但
是
我
在
寫
作
時
絲
毫
沒
有
想
到
要
替
現
代
社
會
看
病
或
找

出
病
根
來
。
我
主
要
是
寫
生
活
的
本
質
，
而
不
是
想
去
解
決

一
個
問
題
或
發
覺
一
個
問
題
。
這
本書
可
以
說
是
社
會
性
很

弱
的
，
假
若
是
有
的
話
，
也
是
其
他
的
人
附
會
上
去
的
。

」

王
文
興
用
低
沉
而
帶
有
磁
性
的
聲
－
音
慢
條
斯
理
的
說
着

外
面
雨
勢
稍
停
，
風
又
起
。
陣
陣
微
風
輕
輕
的
吹
送
進

來
，
掀
起
書
桌
上
一
疊
疊
的
考
卷
，
發
出
清
晰
的
聲
密
。
窗

外
是
一
片
草
地
，
草
地
遠
處
有
數
個
學
生
走
動
着
，
一
切
是

那
麼
靜
。
這
翦
我
囘
憶
起
多
年
前
的
暑
假
曾
在
耕
莘
文
敎
院

聽
過
王
文
興
講
古
希
臘
傳
說

O
e
d
i
p
u
s

(
埃
廸
帕
斯
)
的

英
文
劇
本
。
那
極
富
戱
劇
性
的
對
白
，
從
他
低
沉
的
嗓
－
音
中

一
字
字
清
晰
的
吐
出
，
抑
揚
頓
挫
，
頗
爲
引
人
，
至
今
印
象

猶
深
。據

說
，
在
課
堂
上
王
文
興
是
屬
於
比
較
嚴
謹
的
老
師
。

記
得
那
時
王
文
興
唇
間
並
沒
有
留
上
兩
撇
盤
子
，
我
不

禁
好
奇
的
問
起
他
留
辦
子
是
否
有
特
殊
的
原
因
？
他
的
囘
答

坦
白
乾
脆
。
「
有
一
度
我
覺
得
不
留
榴
子
比
留
盤
子
還
特
別

，
因
爲
男
人
本
來
就
有
盤
子
？
這
就
如
同
剃
光
頭
比
留
頭
髮

要
特
別
一
樣
。
六
年
前
我
又
再
去
一
趟
美
國
，
在
那
種
環
境

中
很
容
易
就
留
下
了
僻
子
。

」

除
了
敎
課
、
寫
作
之
外
，
王
文
興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都
是

看
書
，
他
看
的
書
幾
乎
百
分
之
百
是
小
說
，
尤
其
是
西
洋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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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。
他
很
少
看
中
國
書
，
主
要
的
原
因
是
沒
有
時
間
。
他
認

爲
這
不
是
愛
國
不
愛
國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讀
西
方
小
說
對
他
個

人
不
論
是
寫
作
或
敎
課
獲
盆
較
大
。
他
認
爲
就
小
說
形
式
和

技
巧
而
言
，
西
方
作
品
較
中
國
作
品
完
美
得
多
了
，
所
有
中

國
小
說
的
好
處
，
他
都
可
以
從
西
方
小
說
中
得
到
。

在
台
大
，
王
文
典
曾
爲
中
文
系
的
學
生
開
過
一
門
「
紅

樓
夢
」
的
課
，
是
否
他
個
人
認
爲
「
紅
樓
夢
」
在
中
國
小
說

上
佔
有
較
高
的
地
位
或
價
值
？

他
說
：
「
我
開

『
紅
樓
夢
』
的
課
，

一
大
半
原
因
是
爲

學
生
需
要
，
因
爲
他
們
在
中
國
小
說
方
面
始
終
沒
有
看
過

一

部
重
頭
的
著
作
。
我
不
覺
得

『
紅
樓
夢
』
的
文
字
很
好
。
但

它
的
確
是
部
很
好
的
小
說
，
我
承
認
其
價
值
，
但
懷
疑
它
是

否
對
我
有
影
響
。
」

多
年
前
王
文
興
曾
應

一
家
婦
女
刊
物
之
邀
寫
了

一
篇
談

紅
樓
夢
裏
的
女
性
人
物
的
文
章
。
他
那
篇
名
爲
「
紅
樓
夢
中

的
人
力
浪
費
」
的
文
章
，
曾
有
很
特
異
而
精
闢
的
意
見
：
他

認
爲
這
是
一
本
極
美
麗
的
書
，
也
是
一
本
恐
怖
的
書
，
大
觀

國
就
如
同
是

一
座
女
性
集
中
營
。

「
我
戰

『
紅樓
夢
』
看
到
衆
多
婦
女
的
人
力
浪
費
，
彷

彿
發
現
了
一
座
千
人
塚

一
樣
，
那
是
一
座
婦
女
的
千
人
塚
'

閉
目
都
會
看
到
成
干
成
百
的
美
麗
眼
睛
，
幽
靈
的
眼
睛
在
對

我
一
眨
一
眨
飛
來
飛
去
，
這
是
一
本
極
美
麗
的
書
，
也
是

一

本
恐
怖
的
書
。
」

前
幾
個
月
他
曾
應
「
婦
女
雜
誌
」
的
邀
請
談
現
代
女
權

，
也
有

一
番
稍
彩
而
獨
到
的
論
調
。
尤
其
是
他
的
主
張
「
創

造
人
工
女
性
化
」
之
說
，
在
婦
女
圈
子
更
引
起
了

一
陣
不
比

「
家
變
」
文
字
問
題
小
的
波
動
及
爭
論
。
這
兩
件
事
諷
人
不

禁
連
想
到
他
是
不
是
對
婦
女
問
題
很
有
興
趣
或
研
究
。
他
說

：
「
我
決
不
是
眞
正
頗
有
研
究
，
只
有
頗
爲
注
意
。
我
的
太

太
是
個
女
人
，
因
此
我
很
容
易
看
到
做
一
個
婦
女
的
處
境
。

在
那
次
的
演
講
會
上
我
對
女
權
問
題
並
沒
有
做
理
論
上
的
討

論
，
純
粹
是
人
與
人
關
係
的
觀
察
，
這
種
觀
察
不
會
多
過
於

我
對
秕
會
上
其
他
事
情
的
戳
察
，
也
可
以
說
，
我
對
這
個
問

題
和
其
他
肚
會
上
的
問
題
研
究
程
度

一
樣
洩
，
只
是
生
活
的

觀
察
而
已
。
說
起
『
研
究
』
，
我
想
我
太
太
比
我
有
研
究
得

多
。
」王

文
興
從
高
中
三
年
級
開
始
寫
小
說
，
他
的
第
一
篇
小

說
曾
在
亞
洲
雜
誌
擧
辦
的
學
生
組
小
說
比
賽
中
得
到
第
三
名



• 13 • 

丶' 

在
台
大
外
文
系
三
年
級
唸
書
時
，
他
晉
和
白
先
勇
、
歐

隔
子
等
人
合
辦
了
「
現
代
文
學
」
雜
誌
，
爲
中
國
的
小
說
革

新
建
立
了
不
可
磨
滅
的
菡
礎
。
而
這
本
雜
誌
的
風
格
至
今
仍

爲
人
念
念
不
忘
。
以
他
當
時
一
個
大
學
三
年
級
的
學
生
來
說

，
辦
起
這
樣
一
個
雜
誌
是
需
要
相
當
的
對
文
學
的
狂
熱
的
。

但
他
覺
得
現
在
囘
頭
看
來
並
不
值
得
驕
傲
或
羨
慕
，
只
是
他

們
當
初
有
人
支
持
辦
起
來
的
。
他
認
爲
現
在
的
學
生
只
要
財

力
上
有
人
支
持
，
都
有
時
間
辦
雜
誌
。
所
不
同
的
是
當
時
他

們
幾
個
人
自
己
在
雜
誌
裏
寫
稿
。
他
說
：

「
這
恐
怕
得
感
謝
當
時
台
大
的
課
太
輕
媒
、
太
壞
了
。

菡
於
對
於
學
校
課
程
的
不
滿
，
我
們
才
投
入
寫
作
。
如
果
那

時
學
校
的
課
程
排
得
好
，
我
想
『
現
代
文
學
』
大
概
會
晚
幾

年
誕
生
，
甚
至
根
本
不
誕
生
了
。
」

放
眼
望
去
臺
灣
文
壇
，
所
謂
年
輕
新
起
的
作
家
仍
是
那

幾
個
已
經
寫
了
許
多
年
，
早
已
成
名
的
。
有
人
說
，
這
一
代

寫
作
的
年
輕
人
似
乎
脫
了
節
。
對
這
個
問
題
，
他
有
他
的
看

法
。
他
說
：
「
據
我
接
觸
所
知
，
珥
在
許
多
學
文
學
的
年
輕

人
在
學
校
成
績
好
，
對
文
學
的
興
眶
也
不
低
。
起
碼
每
一
屆

台
大
文
學
院
的
學
生
中
，
有
好
幾
個
在
小
說
創
作
上
表
現
得

很
好
。
我
想
，
人
才
是
有
的
，
只
是
他
們
的
作
品
沒
有
發
表

的
機
會
。
我
想
這
是
關
係
到
各
報
副
升
主
編
的
興
頲
＂
欣
賀

能
力
及
選
稿
標
準
。
」

以
王
文
興
多
年
寫
作
的
經
驗
，
他
覺
得
寫
作
最
大
的
困

難
不
是
寫
得
好
不
好
，
而
是
所
寫
出
來
與
自
己
所
想
的
不
大

一
樣
。
現
在
雖
然
他
在
這
方
面
的
痛
苦
與
困
擾
減
少
了
許
多

，
但
仍
然
是
困
難
重
重
。

他
說
：
「
目
前
我
在
寫
作
上
只
剩
下
寫
時
遇
到
困
難
的

痛
苦
，
而
沒
有
寫
完
的
懽
怕
與
對
自
己
的
資
備
。
我
想
這
種

寫
作
上
的
快
樂
和
痛
苦
與
作
品
的
成
不
成
功
是
另
外

一
囘
事

。
我
幾
乎
認
爲
一
般
作
家
只
知
自
己
是
不
是
表
逹
了
自
己
想

表
逹
的
，
而
不
知
道
自
己
的
作
品
成
不
成
功
。
」

從
王
文
興
把
握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寫
作
的
緩
慢
及
嚴
謹
'

可
以
看
得
出
他
是
一
個
將
寫
作
看
成
相
當
嚴
肅
的

一
件
事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的
確
把
它
當
作
嚴
肅
的
問
題
來
看
。
我
雖
不
是

職
業
作
家
，
却
也
是
專
業
的
。
眞
正
的
文
學
與
那
些
花
前
月

下
的
暢
銷
小
說
不
同
，
前
者
是
使
誼
者
感
到
『
我
也
有
同
樣

的
感
覺
與
罷
驗
』
，
而
後
者
只
是
『
我
希
莘
如
此
』
，
那
只

是
夢
囈
而
非
文
學
。
」

最
近
，
有
人
給
王
文
興
封
上
了
一
個
「
中
闞
古
典
才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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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的
封
號
，
從
外
型
上
看
來
的
確
是
一
俑
相
當
恰
當
的
稱
呼

。
事
箕
上
，
在
生
活
態
度
上
，
王
文
興
也
一
直
是
保
持
着
中

國
傳
統
讀
書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。他
是
一
個
具
有
相
當
理
想
的

中
國
作
家
。

「
是
不
是
可
以
請
你
談
一
下
你
的
人
生
觀
？
」
我
問
。

「
我
從
沒
有
安
靜
的
坐
下
來
想
過
這
個
問
題
，
只
是零

碎
的
想
，
因
此
我
不
知
如
何
囘
答
。」
他
沉
思
了
一
下
又
接

着
說
：「

至
少
我
知
這
一
點
的
就
是
，
我
絕
非
頹
廢
的
人
生
觀

，
只
要
我
有
興
趣
的
事
，
我
會
一
直
去
做
，
卽
使
到
頭
來
是

無
意
義
的
。
甚
至
我
覺
得
就
是
做
這
些
事
才
有
意
義
，
我
並

沒
有
更
進
一
步
去
探
討
客
觀
的
戳
點，
只
是
主
觀
的
認
爲
這

樣
有
意
義
才
去
做
，
比
如
我
認
爲
看
書
寫
作
有
意
義
，
換
句

話
說
也
就
是
除
此
以
外
，
其
他
任
何
一
樣
事
都
沒
有
意
義
。

」

對
於
一
個
現
代
人
來
說
，
能
有
人
有
這
樣
的
人
生
觀
是

何
其
值
得
喝
采
，
而
又
是
何
其
膽
大
啊
？
我
不
禁
再
進
一
步

想
到
：

·難
道
他
沒
有
受
到
其
他
現
箕
生
活
因
素
的
困
援
及
影

響
嗎
？
·
難
道
世
俗
的
生
活
與
經
驗
不
值
得他
去
擷
取
嗎
？
他

說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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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我
想
一
個
作
家
到
了
某
個
年
齡
，
應
該
阻
止
經
驗
，

不
饑
它
妨
礙
寫
作
的
時
間
，
而
不
是
追
求
罷
驗
。
我
大
學
畢

業
後
出
去
唸
了
書
，
後
來
又
囘
到
台
大
敎
書
，
那
年
我
二
十

八
歲
。
好
像

G
r
a
h
a
m
G
r
e
e
n
e說
過
：
二
十
三
歲
以
後

的
生
活
經
驗
已
不
重
要
，
我
同
意
我
把
握
住
自
己
二
十
八
歲

以
前
的
經
驗
已
經
足
夢
了
，
以
後
剩
下
的
有
生
之
年
，
應
該

用
來
把
這
些
經
驗
重
新
消
化
，
投
放
到
紙
上
。
因
此
我
目
前

寫
作
最
需
要
的
是
時
間
，
而
非
經
驗
。
而
學
校
的
單
純
生
活

正
好
符
合
我
的
要
求
。

「
我
想
所
有
的
藝
術
家
大
概
都
是
楊
朱
的
信
徒
。
須
要

過
一
種
較
自
私
的
生
活
。
我
爲
了
爭
取
自
己
寫
作
諮
書
的
時

間
，
就
必
須
犧
牲
其
他
的
。
這
包
括
與
朋
友
相
聚
，
甚
至
旅

行
的
快
樂
，
家
庭
的
樂
趣
也
減
少
很
多
。
這
也
是
我
們
結
婚

七
年
始
終
不
想
要
小
孩
的
原
因
。
我
和
我
太
太
共
同
認
爲
有

小
孩
是
稍
胂
上
和
時
間
上
的
奢
侈
。
我
一
直
把
生
兒
育
女
的

問
題
看
成
一
個
敵
人
，
認
爲
小
孩
與
父
母
的
生
活
是
對
立
的

。
當
然
我
想
孩
子
對
父
母
一
定
也
有
很
大
的
快
樂
，
很
大
的

盎
處
，
甚
至
對
寫
作
也
會
有
很
大
的
盎
處
，
但
我
們
付
不
起

，
我
們
也
還
沒
有
勇
氣
來
試
驗
是
否
如
此
。

「
我
們
這
樣
做
並
不
是
表
示
這
稱
快
樂
比
那
種
快
樂
多

，
而
是
認
爲
現
在
先
要
有
寫
作
讀
書
的
機
會
，
才
會
有
結
果

，
我
們
的
眼
光
是
放
在
結
果
上
，
爲
了
等
那
個
秸
果
，
只
好

放
粲
其
他
，
或
等
以
後
再
說
。

「
幸
運
的
是
我
們
各
有
一
份
安
定
的
工
作
。
如
果
一
個

人
連
簡
單
的
生
活
都
沒
有
，
那
根
本
談
不
上
什
麼
理
想
，
只

好
從
俗
了
。
」

「
我
們
這
樣
做
談
不
上
值
不
值
得
佩
服
，
恐
怕
有
許
多

人
不
願
過
這
種
自
私
的
生
活
，
當
然
也
許
有
人
會
羨
慕
。
並

不
是
每
個
人
有
機
會
過
這
種
生
活
，
我
們
能
爭
取
到
，
就
更

不
應
該
放
栗
。
這
種
生
活
使
我
們
有
一
種
精
胂
上
的
負
擔
'

有
一
種
內
心
的
歛
疚
，
可
以
說
在
寫
作
之
外
有
一
種
罪
惡
感

°
」

訪
問
結
束
，
已
是
接
近
晚
飯
時
間
了
，
也
許
是
険
天
，

天
暗
的
特
別
早
，
走
出
文
學
院
，
看
見
王
文
興
屋
內
已
燃
起

了
燈
光
。
踩
着
而
水
，
在
昏
暗
的
校
園
裏
漫
步
出
去
，
內
心

不
禁
感
嚐
：
人
是
要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理
想
的
，
正
如
王
文
興

所
說
的
「
只
要
我
有
興
趣
的
事
，
我
會
一
直
去
做
，
甚
至
我

覺
得
就
是
做
這
些
事
才
有
意
義
。
」




